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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内容提要】“公共外交”是伴随着反思“9·11”事件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最近在美国重

新崛起的一种外交形式,旨在解决“世界为何仇恨美国?”的问题。它既不同于“公共事务”,

也与“传统外交”相区别,更不同于“民间外交”(或民际外交)。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

外交形式,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,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,是外

交的第二、第三管道。研究“公共外交”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思,既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

外交形式的新变化,也为我国入世后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提供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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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9·11”事件给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带来了两点重

大反思: 一是如何对待美国力量?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

到,“美国霸权是一双刃剑”。①这一主题尤其在约瑟夫

·奈于“9·11”后推出的《美国力量的悖论》一书中有

很好的阐述。②二是美国学者要求政府反思和矫正美

国对外政策的呼声愈来愈高。其最大体现在于,美国学

者 正 开 展 一 场 关 于 美 国“公 共 外 交”( Pub lic

D ip lom acy)的大讨论,焦点是美国如何改变外部世界

对它的“观念”,特别是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

国根深蒂固的看法。

公共外交的缘起和内涵

　　“公共外交”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,它的定义

辨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。20世纪 60年代之前,公

共外交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,更没有以一门学科的面

目出现,而一直被视为一种“宣传”(p ropaganda)手段。

例如, 1955年,作家奥伦·斯蒂芬斯 (O ren Stephen s)

在《坦诚世界的事实: 美国在海外的信息情报项目》一

书中, 把美国面向海外的信息和情报活动统称为“宣

传”。他认为,《独立宣言》是“第一个,也是最好的一个

宣传册子”。③但从 60年代开始,主管公共事务的新闻

署官员认为,美国的公共外交并不等同于宣传,公共外

交以公众熟知的事实为基础,而宣传活动存在虚假信

息成分,其真实性值得怀疑。1963年 5月,当时的美国

新闻署主任爱德华·默罗 (Edw ard R. M u rrow )在一

次国会听证会上指出:“美国的传统和美国的道德规范

要求我们诚实,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诚实是最好的宣传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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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撒谎是最糟糕透顶的事。我们要有说服力,就必须令

人信服;要令人信服就必须有诚信;而诚信的保证是诚

实,就如此简单”。①

1965年,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

德·古利恩 (Edm und Gu llion)最早使用“公共外交”

术语,并将其定义为:“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

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。它包含超

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: 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

开发,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,外交使者与

国外记者的联络等。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

流通。”②至 80年代,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也有了正式

的定义。1987年,美国国务院《国际关系术语词典》把

公共外交定义为:“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,利用电台等

信息传播手段,了解、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,减

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,避免引

起关系复杂化,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

力,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”。③

“公共外交”不同于“公共事务”(Pub lic A ffa irs)。

1997 年,美国新闻署计划科将二者的内涵做了区别:

“公共事务”主要通过与个别公民、其他团体机构以及

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对话,把美国的政策和活动信息提

供给公众、新闻界和其他机构。公共事务的最大任务是

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的政策和目的。因此,它主要属国

内事务范畴。“公共外交”也有别于“传统外交”。“传统

外交”是指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的外交互动,直接表

现为通过国家使馆开展外交活动。而“公共外交”的对

象除了一国政府外,更主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非

政府组织。④“公共外交”也不同于“民间外交”(或民际

外交, civil d ip lom acy) ,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

交形式,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;而民间外

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,是外交的第二、第三

管道。

公共外交的基本手段过去一般划在“情报”、“文化

和教育交流”项目下。随着近几十年来通讯技术的迅猛

发展,公共外交的传统内涵已有了很大变化。当今的公

共外交活动包含了互联网等更先进的手段。美国开展

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途径有: 电子媒体、远程电信会

议、教育和文化交流、国际广播 (如美国之音、自由欧洲

之声、自由亚洲之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的萨瓦电台)

等。

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兴起的原因:

反思美国对外政策

　　公共外交的兴起无疑有全球大背景的原因。随着

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(尤其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崛起)、通

讯技术的扩散 (特别是因特网在全球的普及) ,从事外

交活动已不是职业外交家的专利。国家从事外交活动

的主体急剧增加,政府不再是惟一从事外交的行为体。

就美国而言,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职能已被

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所分担。许多观察家注意到,美

国各个州和当地的一些机构不断参与外交活动,大多

数机构和组织甚至起着比政府更大的作用。⑤

但是,全球化因素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美国对公共

外交的研究热潮。虽然公共外交从提出之日起已有数

十年, 但直到近几年美国学者才真正对其予以重视。

2000年 3月,戴尔·彭德格拉斯特 (D ell Pendergrast)

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上发表《国务院与新闻出版署:合并

为功能紊乱的大家庭》一文,指责美国政府将新闻出版

署并于国务院是“轻视公共外交的举措”,呼吁政府重

视公共外交活动和研究。⑥“9·11”事件后, 美国国内

特别是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更是投入了前所未有的

关注。克里斯托弗·罗斯 (Ch ristopher Ro ss)、爱德华

·考夫曼 (Edw ard Kaufm an)、拉米斯·阿多尼 (L a2
m is A don i)以及安东尼·布林肯 (A n tony B linken)四

位学者在《华盛顿季刊》2002 年春季号上分别发表了

《公共外交已成长起来》、《赢得媒体战争的广播战略》、

《事实胜于雄辩》以及《打赢观念之战》四篇论文,以翔

实的事实论证了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⑦

那么,公共外交研究在美国的突然兴起有何种特

殊背景呢? 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舆论和学界对美国过去

公共外交的怀旧情结和对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。

(一)公共外交的兴起体现了美国民众对冷战胜利

的怀旧情绪

事实上,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,美国政府就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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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重视公共外交活动 (当时叫“公共事务”)。1953年,

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美国新闻署 (U S IA )就是为美

国对外政策搜集信息和对外宣传的独立部门。在冷战

期间, 公共外交曾一度被美国诩为非常有效的“军火

库”。在冷战高潮时期,“美国之音”、“自由之声”以及

“欧洲自由之声”等重要的公共外交手段覆盖了 50%

的苏联民众和 70%～ 80%的东欧人民。许多美国专家

认为,当时美国的宣传手段给整个“东欧集团”内部不

同政见者以极大的信心,在宣扬资本主义经济与指令

性经济体制、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差异方面发挥了巨大

功效,它导致了东欧共产主义从内部彻底瓦解。但是,

在赢得“意识形态”战争胜利后,美国决策者认为,与私

人媒体的广泛接触足以把美国的意旨散播于世界各

地,开始漠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,原来用于改变美国形

象的资源开始减少。从 1989～ 1999年,新闻署的预算

每年以 10%的幅度递减 (年均减少 1. 5亿美元)。1999

年,美国新闻署被美国国务院合并,公共外交的投资只

占国务院预算开支的 8%。①美国政府内许多重视公共

外交的人士希望新闻署与国务院的合并,能把公共外

交与外交决策紧密结合起来,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。对

美国政府内许多职业外交家来说,其他“政策”具有更

紧迫的优先权,政治候选人称公共外交是浪费时间,理

由是外国民众并不参加美国的选举投票。大多数美国

政府高层官员很少把美国的政策动向对国外媒体开

放。国务院则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制定和执行政策,负责

公共外交的官员被贬为“二等公民”,受官僚体制的约

束。②今天,对美国怨声载道的中东地区, 美国的公共

外交活动表现非常迟钝,就拿通讯和电台来说,每天只

有 2%的阿拉伯人能听到美国之音。③

(二)反思美国对外政策

“9·11”事件的发生触动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学者

的神经。当前美国公共外交的骤然兴起,主要在于美国

各界对冷战后特别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。学者

们认为,美国招致世界天怒人怨的原因在于:

第一,美国对自身权力的近视。世界各国希望,冷

战的结束本应是一段历史的结束。相反,它却标志着美

国霸权的真正开始。历史上,霸权都受到过其他国家的

联盟抗衡和遏制。但到目前为止,美国似乎摆脱了这一

命运,这种局面更使美国目空一切,二战后出生的一代

人正掌握着美国的决策,他们试图扩张而不是收敛美

国权力。④冷战期间,对苏联政权的关注掩盖了世界对

美国的批评。冷战结束以来,美国到处挥舞权力的行为

已引起了众多国家的不满,一些国家批评美国忽视其

他国家的利益,置国际规范和条约不顾。⑤也许自封为

美国市场经济霸权代言人的托马斯·弗里德曼

(T hom as F riedm an)的一席话,最能说明当前美国的

心态:“为了推动全球化, 美国不用害怕充当巨无霸

⋯⋯没有看不见的拳头,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将永远

不会启动⋯⋯这一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、空

军、海军和潜艇部队。”⑥由此可以推定,美国公共外交

的惟一功能是为美国的对外行为和统治地位正名,包

括使用必要的战争手段打击威胁美国的敌人。与政府

内许多官员一样,布什总统也反复扬言,“善与恶”的较

量是判断政策的准绳。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的 9月 20

日,布什政府以一种偏见和狂妄的态度阐述美国对外

部世界的态度,警告其他国家“要么站在我们一边,要

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”。事实上,美国对过分相信自身

权力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,美国各界尤其是学界一

直没有停止对政府的批评。如法里德·扎卡利亚

(Fareed Zakaria)在《愤怒的政治: 为什么他们恨我们》

一文中就提出“我们怎么办”的问题。⑦

第二,美国在全球很多地区的政策是失败的,至少

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政策已彻底失败。美国

政府意识到,几个巨大的“黑点”特别是中东地区玷污

了美国的世界形象,但它并没有重新审视其对外政策

的基本前提。例如,当前美国一直在高谈“赢得阿拉伯

和穆斯林的人心”,而措辞却模糊难辨,所采取的政策

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: 该地区的极端分子有意扭

曲美国的意图和行为。美国政府内许多以阿拉伯和穆

斯林问题专家自居的官员以“教皇”般的口吻指出,问

题不在于美国的行动,而在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不能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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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和价值观,因此,根植于美国自

由贸易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、民主和正义的理想威

胁了那些憎恨美国的人。所以,美国除了加强军事、政

治和经济霸权外别无选择。①

美国对于权力政治的过分热衷,使它对阿拉伯和

穆斯林的怨声充耳不闻。即使美国官员走进面向阿拉

伯国家的电视台,也是一味炫耀美国的强硬逻辑。例

如, 在 2001 年 11 月 19 日一次关于巴以冲突的讲话

中, 国务卿科林·鲍威尔在只有寥寥数段的“和平建

议”的文稿中,就用了 6个“恐怖”或“恐怖主义”字眼描

述巴勒斯坦人的行为,而无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

持。这种漠不关心无声中支持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

暴力。在美国看来,整个世界已被严格划分为泾渭分明

的两半:华盛顿与“恐怖主义”,即“善”与“恶 ”的区别。

只要回顾一下“海湾战争”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就可以

清楚地发现,美国一直我行我素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

于中东地区。②

美国学界普遍认为,当前世界某些地区反美潮流

的泛起,并非美国误入了歧途,而是它的“霸权”政策和

行为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充分理解。因此,美国政

府追求自认为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,应该采取实

际行动,让美国的批评者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正确性,

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,它体

现在你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。③

学者为美国开药方: 为“观念”而战

　　如何改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是美国政府面对的迫

切问题。美国学者认为,美国一味迷恋在战场上使用武

力打击恐怖主义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,它将帮助

美国的反对者宣扬名正言顺的“文明冲突”。④在后冷

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和危机中,美国不能只考虑军事反

应,更要通过信息和媒体来疏导舆论和抚慰民心,单纯

的军事权力往往不足以解决现代争端,尤其不可能结

束当前的反恐之战。采用有效的公共外交手段如广播

工具等能赢得其他国家的“人心和思想”,是解决外交

危机的第四种力量。⑤学者给美国政府开出了如下药

方:

其一,再造“观念市场”( rem ak ing m arketp lace of

ideas)。改变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不是一蹴而

就的事, 需要美国长期的努力来改变世界的“观念市

场”,这一议题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。美

国应该向其他国家政府控制的媒体和教育体系表明,

广播谎言和传授无法容忍的事物必然影响美国提供的

经济、政治和军事支援。美国应该协助改革这些国家的

媒体和教育体系,支持世界其他国家创设独立媒体。这

种举措应该包括制定传媒法草案和学术议程等,资助

有利于美国的“看门狗”式团体,并向国外独立媒体提

供财经和技术帮助。此类资助可首先投入到独立的非

政府组织,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搞“颠覆”活动。通过

这些手段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施加压力、展示规则

和标准,迫使他们放松独裁和专断的做法,同时通过贸

易手段消除其他国家禁锢个人思想的壁垒,让民众的

观念变得开放起来。⑥

其二,走向“聪明权力”(sm art pow er)。再造“观念

市场”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政策的批评,那

么如何说服其他国家放弃对美国不断膨胀的权力的憎

恨呢? 学者认为,美国必须聪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。走

向聪明权力的第一步是“熔化”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

怨言。美国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不负责任的“单干”做法,

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、维护联盟并达成互信和谅解,要

求美国听取其他方的建议,惟其如此,才能让世界铭记

美国的规范和准则。这种途径还要求美国靠拢而不是

远离全球气候变化、《生物武器公约》、《核禁试条约》、

国际法庭等一系列棘手问题,以免疏远朋友,为自己的

敌人提供“道义军火”(m o ra l amm un it ion)。走向聪明

权力的第二步是,争取那些嫉妒美国成功的人。作为地

球上最富足的国家,美国应为全球化世界分担责任而

不是一味追求自私利益。在社会发展、消除贫穷、教育

改革以及为穷国减免债务和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,美

国应被世界视为热心的领导者而非不情愿的“跟随

者”。只有这样,世界大多数沉默群体才会相信自己跟

随和支持美国维持现状是有利可图的,才不会把他们

的挫折迁怒于美国及其公民。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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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, 搁置武力, 战胜“憎恨媒体”( fo rget f ire,

ba t t le H ate M edia )。有学者认为,美国目前应该放弃

“武力先行”这一解决冲突的方法,操起本国的媒体武

器战胜国外的媒体。目前最令美国头痛的是分布于世

界某些地区的“憎恨媒体”(H ate M edia)。“憎恨媒体”

最初是美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和前苏联“憎恨电台”

(H ate R adio)这一宣传工具的, 它的作用在于挑起当

地民众的情绪,煽动针对目标群体的暴力冲突,是致命

却又非常有效的媒体。在美国看来,目前世界若干地区

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特设了许多针对美国

的传媒工具,它宣扬对美国的不满,鼓动对美国政府和

民众的仇恨情绪。阿拉伯有一个“半岛”(A l Jazeera)电

视台极具影响力,它覆盖中东地区 1000多万人口。在

如此强大的传媒攻势下,美国要在阿拉伯世界找到“真

理”难于上青天。①

那么,美国怎样战胜这些本国无法管辖的国外媒

体呢?美国舆论和学界认为, 要达到这一目标,美国必

须发展战胜“憎恨媒体”的更好战略,应在憎恨或误解

美国的地区加大公共外交攻势。建立国际广播网是战

胜“憎恨媒体”的最有效选择之一。在世界许多地区,美

国只在口头上兜售和澄清自己的政策,而不是以实际

行动挑战“憎恨媒体”。美国学者建议,美国必须加大公

共外交的地区应该包括中东、东南亚。为了改变这些地

区的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,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是

扩大国际广播网络。②

值得注意的是,鼓吹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光是自

由主义者,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米尔斯海默都

主张“反恐”要推行“赢得人心的战略”。③这说明,公共

外交理念对美国来说确实有其紧迫性与广泛的学术基

础。

美国将如何作为:

公共外交的现实矛盾与挑战

　　“9·11”事件的惨痛教训看来使美国政府有所醒

悟,在美国学界和舆论的呼吁下,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似

乎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。2002年 4月 24日,负责

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·比尔斯

(Charlo t te Beers)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做了“为公

共外交投资”的听证。他指出,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,目

前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观念是最大的误解⋯⋯我们应该

改进和加强对世界其他国家民众而不是其政府表明美

国政策的方式,特别是中东和南亚的民众对美国怀有

不满情绪,他们对美国的拙劣看法已经导致了动荡,是

美国和国际安全的威胁。”他说,“美国有必要行动起

来,告知、教育和说服那些国家的民众。”那么,美国该

怎么做呢?比尔斯认为,一些传统公共外交活动如国际

交流、国内项目、文化项目和广播事业应该继续开展起

来, 尤其要把这些活动面向美国需要迫切面对的听

众。④

2002 年 6 月 11 日, 比尔斯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

会上做了“未来公共外交计划”的声明,称“未来美国的

公共外交有三个战略目标: 一是重新介绍美国的价值

观和信念, 创设共同价值观念的交流; 二是向世界阐

明, 民主化、良好管理和开放性市场能提供更好的机

会;三是支持年轻一代的教育事业”。比尔斯相信,这三

个战略目标能改变美国与穆斯林及其他国家的关

系。⑤

与此同时,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

·海德也表示,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

发挥更大的作用,并提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 1. 35亿

美元拨款。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

的主要目标之一,并向国会提出《2002 年自由促进法

案》。该法案的宗旨是提高公共外交在国务院所有部门

中的地位,与穆斯林世界建立一系列交流计划,整合美

国现有的国际广播服务,以便最终完成必要的改革。

公共外交的做法,除强调推销美国传统的民主等

价值观外,重点强调了资助他国年轻人的教育交流计

划,准确、清晰和迅速地介绍美国的政策,从过去单一

的宣传工具转到利用因特网等先进的传播手段影响他

国的舆论。总之,它是一项“民心工程”,是美国惯用的

硬、软两手抓的重要举措。它与冷战时期的美国“和平

演变”战略有所不同,后者更多的侧重价值观、社会制

度,旨在推销美国的“软权力”,而公共外交集中打造美

国的国家形象, 目的在于加强美国一度疏忽的“软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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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”,它弱化了“和平演变”策略的进取性,而具有挽救、

重塑美国形象的紧迫性,同时又有从长计议的考虑。例

如, 2002 年 9 月底布什政府递交国会的《国家安全战

略报告》,其大部分内容就是侧重如何运用公共外交、

援助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手段赢得所谓

一场不同价值与理念之战,包括与“伊斯兰世界的未来

之战”。

“9·11”事件后,美国政府迅即成立了一个“白宫

联合信息中心”( W h ite Hou se Coalit ion Info rm at ion

Cen ter) ,专门负责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对外宣传。为挽

救“9·11”事件后美国遭遇的“形象危机”, 2002年秋,

布什政府又成立常设“国际交流办公室”(O ffice of

Global Comm un ica t ion s)。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

“为什么世界憎恨美国”的问题,为重新赢得世界特别

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好感而努力“公关”。

但是,成立国际交流中心能否解决美国的“形象危

机”问题呢? 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表示怀疑,认为问

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的实质,而不是宣传和包装。一些批

评者质问,如果信息内容没有什么变化,这种扩大和改

进的“推销术”是否会有帮助? 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

报委员会前副主席兼中东问题分析家格雷厄姆·富勒

(Graham Fu ller)在一次就公关外交问题会见美国两

党顾问委员会时说,“如果我们的基本政策被人看出了

破绽, 那么再好的包装和宣传, 其效果也会大打折

扣。”①

　　俗话说,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。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

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国的观念或印象,只

能是缘木求鱼。

美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以及美国政府对

公共外交的觉醒,对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并正在崛起的

中国有着重要启示,比如,如何开展恰当的公共外交活

动,影响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念,促其改变

对中国的偏见看法,使中美关系朝良性方向发展,是中

国未来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,因为国会是美国民意的

宣泄场所和重要舆论重地,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的

民意,而选民与利益集团的看法是美国政治决策的基

石。过去那种“反华议员”或“反华势力”的提法是不科

学的,实际上他们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,不从根本上改

变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认识,就不可能杜绝

反华舆论。因此,开展公共外交研究及活动也是我国迫

在眉睫的议题。

[收稿日期: 2002- 12- 05 ]

[修回日期: 2003- 02- 20 ]

[责任编辑:邵　峰 ]

　　①　Graham Fuller,“H earing to Exam ine U. S. U nderstanding of
A rab Social and Po lit ical T hough t”, T estimony befo re the Comm ittee on
Governm ent Refo rm , Subcomm ittee on N ational Security, V eterans
A ffairs and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, W ash ington, D. C. , O ctober 8,
2002. h ttp: ööwww. state. govöröadcompdörlsö14230. h tm.

·新书简讯·

《全球化与新经济》出版发行
　　为了总结和集中展示我国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,充分利用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杂志的学术资源,扩大优秀论

文的社会影响,本刊编辑部决定不定期编辑出版《世界经济与政治丛书》。每一集我们选定一两个专题,将过去一段时间在本刊发表

的社会影响比较大、在学术界颇受好评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,形成一本专题论文集。这样一种尝试对学者、学生和

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来说,也许更具有资料和参考的价值。

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方努力,王逸舟任主编、本刊编辑部具体编辑的《世界经济与政治丛书》的第一集《全球化与新经济》在 2002

年 12月终于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了。该书选取了全球化和新经济这两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专题,精心优选出 25篇论文

结集成册。文章的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老学者,更有年富力强、勇于探索的学术新锐;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运用

多种理论工具对全球化和新经济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。可以说,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前沿性,反映了我国

学术界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。

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当地新华书店购买,也可以向本刊编辑部函购,每本定价 25元,邮寄费 3元,联系人张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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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ltura l Theor ies of W orld Pol it ics

——Cultura l Structure, Cultura l Un its and Cultura l Forces

Q in Yaqing (4)

Since the em ergence of the socio log ica l sh if t in in terna t iona l po lit ics, cu ltu ra l phenom ena have increasing ly

a t t racted scho larlya t ten t ion. Socia lcon struct ivism is the theo ryw ith the richestcu ltu ra lcon ten tw ith in them ain stream

estab lishm en t of in terna t iona l po lit ics. Con struct ivism , how ever, is no t a cu ltu ra l theo ry in a com p lete sen se and

canno t exp lica te cu ltu re as comm on know ledge o r as netw o rk s of m ean ings. T herefo re, it is necessary bo th to le2
arn from and to go beyond socia l con struct ivism to develop a cu ltu ra l theo ry of w o rld po lit ics. F irst, th ree

concep ts tha t a re to be included in a cu ltu ra l theo ry need to be clarif ied: cu ltu ra l st ructu res, cu ltu ra l un its, and

cu ltu ra l fo rces. T he la t ter is the key, fo r it channels p riva te know ledge to comm on know ledge, w eaves the

netw o rk s of m ean ings a t the system ic level, and b rings abou t changes in the ex ist ing cu ltu re itself.

Extracts of Speeches from the Sem inar on Theor ies of In terna tiona l Rela tion s and Ch ina: Com par ison and

Reference

A sem inar on the“T heo ry of In terna t iona l R ela t ion s and Ch ina: Com parison and R eference”w as held in

Beijing on D ecem ber 21 and D ecem ber 22, 2002, spon so red by ou r jou rna l. H ere w e p resen t summ aries of som e

of the p resen ta t ion s m ade du ring the sem inar. T he fo llow ing ex tracts have been app roved by the respect ive

speake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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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Pub lic d ip lom acy”is a new fo rm of d ip lom acy arising from the U. S. self- exam ina t ion over the 9ö11 ter2
ro rist a t tack and its fo reign po licy m ak ing; it is a im ed at so lving the p rob lem of“w hy the w o rld ha tes the U n ited

Sta tes?”It d iffers from bo th“pub lic affa irs,”and even m o re so from“t rad it iona l d ip lom acy”o r“civil d ip lom acy. ”

“Pub lic d ip lom acy”engages the pub lic audience as its recip ien t body, tha t is, betw een the governm en t and the

fo reign peop le, w h ile“t rad it iona l d ip lom acy”and“civil d ip lom acy,”w h ich are the second and th ird condu its to

d ip lom acy, engage the pub lic as their m ain body. T he study of“pub lic d ip lom acy”and the self2exam inat ion over

U. S. fo reign po licy w ill help u s to understand the new changes in U. S. d ip lom acy and w ill in sp ire ou r coun try

to bu ild a na t iona l im age after Ch ina’s en try in to the W TO.

Readjustm en ts of U. S. -European Rela tion s af 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 ar

Zhao Hua ipu (28)

Since the end of the Co ld W ar, the fo reign po licies of the U n ited Sta tes and Eu rope have undergone

con stan t read ju stm en ts, thu s changing tran sa t lan t ic rela t ion s. So far, these read ju stm en ts have gone th rough

tw o m ain stages. T he first covers the decade of the 1990s, du ring w h ich t im e the in it ia l read ju stm en t of rela t ion s

w as com p leted, and, as a resu lt, the U n ited Sta tes and Eu rope m anaged to p reserve their a lliance rela t ion sh ip

and NA TO su rvived. En tering the 21st cen tu ry, the read ju stm en ts in U. S. 2Eu ropean rela t ion s have en tered a

new stage, fo llow ed by the grea t changes in the fo reign stra teg ies of the U n ited Sta tes. T h is new stage is ch2
aracterized by a trend of in ten sifying con trad ict ion s, g row ing rif ts, and a loo sen ing of the a lliance,w h ich reflects

the far2reach ing im pact of the end of the Co ld W ar on tran sa t lan t ic rela t ion s. A t p resen t, the U. S. 2Eu ropean

rela t ion sh ip is st ill experiencing read ju stm en ts, and its fu tu re developm en t as w ell as its po ssib le im pact on the

pa t tern s of in terna t iona l rela t ion s deserve ou r clo se a t ten t ion.

The Evolution of In terna tiona l Pol it ica l System s and Japan’s D iploma tic Cho ices- ——A Perspective Ba sed on

H istor ica l and Geograph ica l Elem en ts

W u Sheng (34)

Since its foundat ion, Japan has undergone th ree periods of d ip lom atic h isto ry, tha t is, the tribu tary system

period, the period from the M eiji R esto ra t ion to W o rld W ar II, and the Co ld W ar period. T h is classif ica t ion is

ba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in terna t iona l po lit ica l system ; in acco rdance w ith such changes, Japan had to m ake a

series of d ip lom atic cho ices. D esp ite the d ifferences in Japan’s d ip lom acy, w e can see som e underlying comm on

fea tu res, w h ich are determ ined by Japan’s geopo lit ica l sta tu s, its h isto rica l and cu ltu ra l backgrounds, as w ell as

by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in terna t iona l po lit ica l system. T hese comm on fea tu res p rovide u s w ith a new

perspect ive to ana lyze Japan’s cu rren t d ip lom acy.

On Reg iona l and In terna tiona l Human R ights Protection

He J ian (38)

Com pared w ith the in terna t iona l hum an righ ts p ro tect ion conven t ion, the reg iona l hum an righ ts p ro tect ion

conven t ion s p rovide m o re com p lete and concrete p ro tect ion s, hence en rich ing the con ten t of in terna t iona l hum an

righ ts p ro tect ion. A t p resen t, the reg iona l hum an righ ts p ro tect ion system has developed to such an ex ten t tha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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